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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人曾有
姓有氏。姓是族
號，氏是姓的分
支。不少古姓如
姜、姬、姚、嬴
等都有女旁，暗

示先民曾經歷過母系社會。因為子孫繁
衍，一族分為若干分支散布各地，每一
支各有特殊的稱號作為標誌，這就是氏
。不過，一般平民沒有姓氏，貴族中男
子稱氏，女子稱姓，因為姓用來 「別婚
姻」，氏用來 「明貴賤」，兩者功能不
同。

待嫁的女子在姓前加上孟（或伯）
仲叔季，類似於今天的老大、老二、老
三、老四，以排行加以區別。出嫁後，
女子可通過下列幾種方法在姓前加字加
以區分：冠以娘家的國名或姓氏、冠以
配偶受封的國名、冠以配偶的氏或邑名
、死後還能冠以配偶或本人的謚號。

貴族男子能以受封的國名、邑名，
所居的地名，官名或祖先的字或謚號為
氏，甚至有以技藝為氏的。上古稱呼婦
女可在其姓下加氏，有時姓和氏同義。
戰國以後，人們以氏為姓，姓氏逐漸合
一了。後世還有非漢族的複姓，如長孫
、宇文、慕容、獨孤、呼延、拓拔、尉
遲、賀蘭、哥舒等。

古人有名有字，男子二十歲行成人
的冠禮時取字，女子十五歲行成人的笄
禮許嫁時取字，所以未嫁女有 「待字閨
中」的說法。名和字通常有意義上的聯
繫。周代貴族男子字的前面加伯仲叔季

的排行，後面加 「父」或 「甫」表示性別，構成全稱，
例如孔子也叫 「仲尼父」。當然這些前綴或後綴也可省
略。春秋時代男子取字最普通的方式是在字前加 「子」
，因為子是男子的尊稱，例如子貢、子夏等，但稱呼時
這個 「子」常省略。有趣的是，先秦古人的名和字連說
時，通常先稱字，後稱名，例如孟明（字）視（名）。

尊對卑稱名，卑自稱名，對平輩或尊輩則稱字。除
名和字以外，古人還有別號。有人認為稱字或號不夠尊
重，就稱對方的官爵、地望（出生或住地）。唐代人喜
歡以排行或排行和官職連稱。古代帝王、諸侯、貴族、
高官死後還有謚號。官方專門的 「謚法」用固定的字，
賦予特定的意義，用來指稱死者的美德、惡德或表示同
情。另有私謚，是知名學者死後親友、門人給予的謚號
。皇帝在謚號前還有廟號。漢代以後，每朝第一個皇帝
稱為太祖、世祖或高祖，例如漢高祖的全稱是太祖高皇
帝。唐代起，皇帝生前就有臣子奉上的尊號。年號是皇
帝紀年的名號，從漢武帝開始才有的。新君即位必須改
變年號，稱 「改元」。明清兩代皇帝在位期間基本不改
年號，所以可以用年號來指稱他們，如嘉靖、乾隆等。

最後還有避諱問題，就是不能直接稱呼君主或尊長
的名字，而用改字、缺筆等辦法來迴避。上古不避諱，
但三國以後就逐漸避諱了，有時甚至為避當代帝皇之諱
而改變古人的姓名。

孔子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可見姓名稱謂之重要
。古代社會中，它既能為個人在家庭、氏族、社會中定
位，也可暗示文化資源，佔據道德高地，功用無窮。

作為記者，採訪與
陪同名人曾是值得回味
的經歷，而我尤其珍惜
陪伴博爾赫斯夫人瑪麗
亞．兒玉在杭州的那一
段時光。上海文藝出版
社新版博爾赫斯全集勾

起媒體重新關注博爾赫斯的同時，也重新勾起我
的博爾赫斯情結： 「隱藏一片樹葉的最好的地點
是樹林。我退休之前在藏書有就是萬冊的國立圖
書館任職；我知道門廳右邊有一道弧形的階梯通
向地下室，地下室裡存放報紙和地圖。我趁工作
人員不注意的時候，把那本沙之書偷偷地放在一
個陰暗的擱架上。我竭力不去記住擱架的哪一層
，離門口有多遠。」 ──這是博爾赫斯短篇小說
《沙之書》中我幾乎會背誦的一段話。它是博爾
赫斯於一九七五年發表的小說集中的短篇小說之
一。在博爾赫斯的小說中，隱藏在虛構故事中反
覆出現的主題往往是時間和永恆，存在的荒謬，
個性的磨滅以及人對自身價值的探究和對絕對真
理的無望追求。他的小說通過幻想，運用象徵手
法表達這些主題。在他四五十年代的作品中經常
出現迷宮、鏡子、圓等意象。《沙之書》中，那
本虛構的 「沙之書」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象
徵着無窮無盡。原文只有一千多個西班牙語單詞
的小短篇在博爾赫斯的作品序列裡也並不多見。
故事大致是這樣：主人公 「我」從一個上門推銷

《聖經》的外國人手中買到了一本奇怪的書，這
本書頁碼無窮無盡，在令 「我」執迷的同時，也
讓 「我」文學視閾感到了難以名狀的恐懼，最後
， 「我」放棄了這本無始無終的奇書，把它藏進
了圖書館裡。

浙江文藝版博爾赫斯全集
我印象中的博爾赫斯故事與詞句，全部來自

浙江文藝版。當年這套全集的出版不僅是博爾赫
斯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國大陸得到集中展示的機會
（可惜所謂的 「全集」也並非真的 「全」，一位
美國作家曾告訴詩人西川，這套書遠遠不是作家
的 「全集」），而且也是博爾赫斯的文字第一次
以正版的身份登陸中國大陸。在博爾赫斯去世後
，他的版權繼承人是其遺孀瑪利亞．兒玉，在另
一家出價更高的出版社和浙江文藝出版社之間，
瑪麗亞．兒玉選擇了由後者出版博爾赫斯的全集
。版權談判者舒建華說，兒玉只收了五萬美元的
低價版權費，這其中還包括了她自己在全集出版
後那趟中國之行的一切費用。 「博爾赫斯遺孀考
慮的不是獲利，而是讓中國讀者認識和了解這樣
一個作家。阿根廷有一個 『博爾赫斯文學獎』 ，
短篇小說一等獎就是五萬美元。」

全集出版後，他的夫人瑪麗亞．兒玉來到了
中國，是為了這套全集，也是為了博爾赫斯。博
爾赫斯對中國一直有某種特殊情結，他在日內瓦
讀中學的時候，就曾經讀過《莊子》。晚年已經
失明的博爾赫斯還曾經讓兒玉為他朗讀這本書。
步入晚年的兒玉在接受的採訪裡中，談到她為博
爾赫斯閱讀《莊子》的故事。 「我查到扉頁上他
標註的頁數，翻到那頁，然後開始讀。博爾赫斯
告訴我，往前一點兒，再往後一點兒， 『對了，
就是這裡！』 他的記憶力驚人──這本《莊子》
最早是他六十年前在日內瓦的中學課堂上偷偷讀
完的。博爾赫斯嚮往中國，但是他從未到過中國
。」 博爾赫斯確實嚮往中國，他的全集裡有三十
七次提到了中國，他沒來到中國。一九八一年，
博爾赫斯會見了一位中國客人，他就是中國外交
官黃志良（黃志良先生是見過博爾赫斯本人的唯
一的中國學者）。博爾赫斯對客人說，中國我做
夢都想去，想登上長城， 「我眼睛看不見了，但
摸一摸長城磚也好」 。一九七九年，博爾赫斯訪
問日本，撫摸過一塊漢碑。此前他的一位朋友告
訴他秦始皇兵馬俑發現的消息時，博爾赫斯幾乎
夜不能寐。他最終沒能踏上他夢想的國度。他通
過理雅閣、翟理思等漢學家的譯著及馮友蘭的英
文著作了解中國。他把莊子尊稱為 「幻想文學」
的祖宗。他說中國梁代有根君王的權杖，傳給新
君時會縮短一半，再傳又是一半，一直傳下去。
因此他晚年手中常持之杖總說是來自中國南方的

某一根翠竹。責任編輯舒建華曾拿着校樣四處向
通人學者請教是否有出典，可是誰都搖頭。最終
他的妻子瑪麗亞．兒玉代替丈夫來到了中國，她
去看了兵馬俑也登上了長城，她還替他觸摸了城
牆，撫摸了細雨微風中的翠竹。

我，瑪麗亞．兒玉，西班牙語翻譯
我見到的滿頭白髮的瑪麗亞．兒玉當時卻是

作家年輕的小妻子，他們結婚時，博爾赫斯已成
盲者，也就是說，他從來沒見過瑪麗亞的面孔。
一九七六年，博爾赫斯的母親萊奧諾拉去世後，
兒玉正式成為他的秘書，每天代替萊奧諾拉為他
閱讀，記錄他的口頭創作；帶他去飯店吃飯，向
他描述杯盤刀叉和盤中食物的位置。雖然不會講
日語，但是兒玉很了解日本文化。受她的影響，
博爾赫斯特別喜歡吃米飯，每次都是無米不歡，
還特別喜歡用瓷湯匙喝味噌湯。兒玉與博爾赫斯
相差三十八歲。一九八六年，在博爾赫斯去世前
兩個月，兩人在巴拉圭登記結婚。他們的婚姻曾
經被質疑，有人提出，兩人沒有親自去巴拉圭登
記，而是找人弄了一紙文書，有人指責博爾赫斯
病重之際，她迷惑了博爾赫斯。但我與她的交談
中以女人的直覺感到，她是真的很愛博爾赫斯（

如果你對愛情的定義不那麼狹窄的話），每逢我
說到婚姻中的年齡民族、文化差距影響時，她就
會急急反駁。那天微雨，西湖正是山色空濛之境
，她說博爾赫斯夢想的中國就是這樣的。我們在
絲綢城購物時，她摸着一塊綢料竟怔了半天，事
後告訴我說博爾赫斯曾想親自為她買一件絲綢睡
衣。當天晚上，在杭州香格里拉飯店酒吧裡，兒
玉說起替丈夫登長城的事，忍不住掉下了眼淚。
雖然年齡與聲譽差距巨大，但兒玉的學識當得起
博爾赫斯夫人之稱。她的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都流利之極，我們當天在場者三種語言（包括中
文是四種，她當然不會中文）都有，她語言轉換
之間毫無困頓。對於中國文學也有些許研究，據
說博氏本人就譯過紅樓夢。我們的話題自然也轉
到了博爾赫斯未能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憾事。博爾
赫斯是否曾在內心深處對自己的命運感到過不滿
呢？我們猜想他會的。在他妻子的話裡我們都聽
出了遺憾，但偉大作家與諾獎無緣諸多案例想來
是她熟知的，所以，她在說起諾獎時一臉不屑也
就不奇怪了。

「必讀的書，我已飽讀。」 聽起來像《聖經
》中使徒保羅臨終前為主奔跑一無遺憾的口脗。
這是博爾赫斯的驕傲，他說過 「天堂必定是圖書
館的模樣」 ，所以他求仁得仁，死而無憾。他說
他和蒙田、愛默生不謀而合：我們只應該閱讀我
們愛讀的東西，讀書本身就是種享受。儘管命運
給他開的最大的玩笑是他雙眼全盲時得到了一座
有八十萬冊藏書的國立圖書館。 「上帝同時給了
我書籍和黑夜／這可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博
爾赫斯是他家族中的第六代失明者。失明， 「像
黃昏一樣慢慢降臨」 。失明使博爾赫斯重新發現
了詩歌，早年那個參與極端主義運動的青年詩人
重返詩壇。

相對於 「作家中的作家」一詞的褒舉， 「圖
書館作家」的稱呼暗含了一種批評，與那些生活
與時代寫照者的偉大作家如狄更斯、巴爾扎克等
相比，博氏當然是脫離具體而微的生活細節的，
但博爾赫斯對此不作他想，父親的圖書室從來就
是他童年的樂園。一九三七年，為了餬口，博爾
赫斯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立圖書館工作，直到一
九四六年庇隆政府勒令他去做市場禽兔稽查員為
止。他的名篇《小徑分岔的花園》、《通天塔圖
書館》都在這卑微的圖書館員任上完成。

據舒建華說，博爾赫斯的名篇《小徑分岔的
花園》一開始曾被譯為《交叉小徑的花園》。後
來王永年先生把它糾正過來，可時至今日，謬種
未絕。交叉和分岔不同。交叉歸於有限的結點，
而分岔則指向無限的向度。 「歧路亡羊」的故事
，有一句話，很明白，就指 「分岔」： 「歧路之
中又有歧路焉，吾不知所之」。假如博爾赫斯當
年能看到列子此言，說不定會喜歡它，就像對莊
周夢蝶一樣，一輩子都掛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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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子
賣
掉
了
，

安
心
住
進
養
老
院
。
正
因
為
美
國
老
人
對
子
女

的
奉
養
沒
有
期
待
，
所
以
每
當
晚
輩
到
養
老
院

來
探
視
時
，
對
老
人
而
言
都
是
加
分
，
顯
得
非

常
開
心
，
親
子
相
處
的
品
質
就
很
好
。
反
觀
在

日
本
的
養
老
院
，
定
期
來
探
視
是
子
女
應
該
做

的
，
如
果
子
女
臨
時
有
事
不
能
來
，
老
人
反
而

容
易
出
現
負
面
情
緒
。

再
看
看
我
們
中
國
。
林
希
是
一
位
天
津
老

人
，
兒
子
在
美
國
發
展
，
近
年
來
，
每
年
要
在

中
美
之
間
跑
一
趟
。
他
有
個
小
結
：
出
去
了
就

﹁沒
話
﹂
，
回
來
了
就
﹁話
多
﹂
。
別
說
出
國

，
一
到
機
場
，
許
多
話
就
免
談
，
因
為
不
少
話

題
都
涉
及
個
人
隱
私
。
飛
機
上
，
非
常
安
靜
。

下
了
飛
機
，
各
奔
前
程
。
一
次
在
洛
杉
磯
候
機

，
一
位
女
士
，
相
貌
絕
對
善
良
，
好
像

有
什
麼
事
情
，
走
到
林
希
面
前
，
非
常

禮
貌
地
對
他
說
：
﹁叔
叔
，
幫
個
忙
，

我
去
辦
一
件
小
事
，
請
你
照
看
一
下
我

的
行
李
。
﹂
他
正
要
表
示
可
以
幫
忙
的

時
候
，
不
料
兒
子
卻
搶
着
說
：
﹁對
不

起
，
您
還
是
自
己
拉
着
箱
子
辦
事
去
吧

。
﹂
何
以
如
此
無
情
無
義
？
待
那
位
女

士
怏
怏
地
走
開
之
後
，
兒
子
小
聲
地
對

林
希
說
：
﹁照
看
他
人
物
品
，
是
要
負

責
任
的
。
以
前
出
過
問
題
，
恐
怖
行
為

，
販
毒
事
件
，
許
多
都
是
在
委
託
行
李

裡
發
現
的
。
﹂

回
到
國
內
，
就
絕
對
不
一
樣
了
，

只
要
一
進
了
海
關
，
看
見
誰
都
想
說
話

，
在
國
外
住
在
哪
裡
？
現
在
要
去
哪
裡

，
有
人
來
接
嗎
？
原
來
做
什
麼
工
作
？

每
月
掙
多
少
錢
？
住
國
外
的
是
什
麼
人

？
家
裡
還
有
誰
？
孫
子
多
大
了
？
在
哪

個
學
校
讀
書
？
功
課
怎
麼
樣
？
比
查
戶

口
問
得
還
仔
細
。
如
果
遇
到
同
鄉
，
就

更
熱
鬧
了
，
單
位
的
大
門
朝
哪
邊
開
？

多
少
路
汽
車
經
過
？
你
們
那
裡
曾
出
過

一
個
事
件
，
你
知
道
嗎
？
有
個
人
你
認

識
嗎
？
他
現
在
怎
麼
樣
？
他
後
來
的
事

搞
清
楚
了
嗎
？
從
進
了
海
關
，
一
路
走

一
路
說
，
越
說
越
近
乎
。
分
手
的
時
候

還
留
個
電
話
，
這
樣
，
打
招
呼
喝
酒
的

日
子
也
就
不
遠
了
。

林
希
感
言
：
﹁進
了
國
門
，
見
了
誰
都
想

說
話
，
沒
忌
諱
。
問
工
作
、
問
年
齡
、
問
家
庭

成
員
，
都
沒
人
去
法
院
告
你
，
拉
着
行
李
，
請

身
邊
的
人
去
小
店
代
買
一
包
即
食
麵
，
都
不
怕

他
回
來
交
你
手
裡
一
包
K
粉
。
在
中
國
，
分
辨

好
人
壞
人
，
是
自
己
的
事
，
看
着
不
像
壞
人
，

你
就
儘
管
相
信
這
個
人
，
看
着
這
個
人
不
像
好

人
，
你
就
躲
他
遠
點
，
看
錯
了
，
到
了
官
府
，

誰
讓
你
相
信
他
的
？
還
是
你
的
責
任
。
這
就
是

親
情
，
就
是
熱
土
，
就
是
家
園
，
這
種
情
感
不

是
裝
扮
出
來
的
，
更
不
是
強
迫
出
來
的
。
﹂

古
人
的
姓
名

馮

進

吾鄉翠竹為他手中之杖 文 敏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易湘壬

貴族這種身份，一直是不少人所
神往的，貴族的行為、衣着、談吐被
許多人所模仿，那是一種骨子裡的追
求，今生雖不為貴族，也要學得貴族
的一分優雅。

其實，真正的貴族，僅僅是那份
表面光鮮的優雅嗎？

貴族有若干種，像軍事貴族、世俗貴族、宗教貴族。古
羅馬是最早出現貴族的文明古國之一。

古羅馬貴族最早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出現在古
羅馬建國之初。第一代古羅馬王羅穆路斯召集一百個家長創
立了元老院，這一百個人其實就是組成一百個家庭的保護人
，這就是古羅馬貴族的前身。

這一百個古羅馬的貴族，不是因為國王的親睞而加入貴
族行列，也不是因為這些家庭祖先有高貴的血統，而是一門
之長和他的家族。所謂門下，是血緣關係、地緣關係或其他
原因聯繫在一起的人們。像克勞狄烏斯這個門族，移居羅馬
時保護人多達五千人。可以說，最早的古羅馬元老院是一百
個有實力的家族的集團族長聯席會。

軍隊是國家的根本保障，兵源是基礎。古羅馬的兵源按
直接稅計算，直接稅根據不動產收入計徵，大貴族擁有遼闊
的土地牧場，意味着交的稅多，提供的兵源也多，被保護人
從成年到六十歲結束預備役為止，要隨時準備參軍打仗。

當貴族財政出現問題，被保護人有責任助其渡過難關。
同樣，被保護人陷入經濟危機，貴族要出手相助。

被保護人決定建設一項新的利民事業，貴族會求助關係
不錯的其他貴族幫忙，盡力促成。貴族萬一被海盜劫匪綁架
要贖金，被保護人會千方百計籌集。被保護人的子女就業、
教育、訴訟或婚姻出現問題，貴族有義務和責任提供幫助並
解決問題。當然，貴族參加競選，被保護人會一個不少到馬
爾薩斯廣場參加投票。

由此可見，貴族與被保護人是一種相互依存的誠信關係
，維繫這種關係，雙方都要履行各自的責任和義務。為此，
古羅馬人還制定了《十二表法》，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
來。

《十二表法》規定，貴族家長到元老院或官府上班之前
，首先要與等候他的被保護人進行會談。兩者中有一人受到
審判，不要求另一方作證，作偽證有罪。貴族與被保護人的
關係是世襲的。所以，羅馬貴族擁有的實力基礎不是土地和
財產，而是人，是基於被保護的普通平民百姓。這種關係，
是一種魚水關係，生死相依的關係，並牢不可破。

在那場著名的愷撒與龐培的決戰關頭，愷撒最受信任的
副將拉比努斯卻追隨龐培而離開了愷撒。拉比努斯的離開，
不是因為政治信仰而拋棄愷撒，只是因為貴族龐培家祖祖輩
輩是他們家的保護人。

跟隨愷撒八年高盧戰爭，成為左膀右臂的拉比努斯早知
龐培不會勝利，他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保全被保護民信義
的生存之道。而愷撒對拉比努斯的背叛非但沒有責備，還派
人把拉比努斯的行李送了過去。因為拉比努斯是羅馬人，才
選擇了離開愷撒；愷撒也因為是羅馬人，才不僅沒有怪罪，
還為他送去了行李。

可見，古羅馬貴族不僅僅是擁有財富、權力、榮耀，更
多還是對被保護的普通百姓的那份責任、義務、擔當、奉獻
和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服務精神。

古羅馬貴族
馮雁軍

域域外外
漫筆漫筆

燈燈
下下集集

東東西西
走廊走廊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文藝版《博爾赫斯全集》

本
文
作
者
、
瑪
麗
亞
．
兒
玉
、
西
班
牙
語
翻
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